
◇随笔

这一季，我路过秋，站在季节的路口，凝视

着繁华过的夏。有人说秋是典雅的，不骄不

躁，涵养有度。你看那被秋雨洗礼过的动人色

彩，是细碎的阳光都遮掩不住的熠熠风华；你

看那团团的白云，静静的飘荡在空中；你看那

叶儿像是不会飞翔的翅膀，悠悠的飘落；你看

那花开花落，我依然想做最绚烂的那一朵，纵

使历尽沧海桑田，也愿风情万种，笑若当年。

“ 秋 风 起 兮 白 云 飞 ，草 木 黄 落 兮 雁 南

归。”我爱秋，因为秋中的故事充满了爱。记

在电视剧《北平往事》中的片头曲，是韩雪演

唱的一首《大雁归》：“老城墙，西山在望，明

月千万里照故乡。当菊花黄，瓦上添霜，想

叮嘱你多加衣裳。山雨欲来风满楼，爱恨情

仇纠缠永难休。曾灿烂的都化作乌有，天凉

好个秋，遍地哀愁……”这首歌当时听完后，

凄美悠长的曲风深深地打动了我，甚至听得

内心哽咽。故事里的秋，凉得让人心寒，那

个战争年代，生生死死恩恩怨怨像是过眼云

烟，繁芜与灰飞烟灭就在一瞬间，但是依然

有人在经历过大喜与大悲之后的平静中，期

待着雁归时，爱归来。在这个哀怨的秋天，

不禁令人怆然而泪下，但我们依然要相信，

因为爱的延续，感动了一季又一季的秋，一

切才不会那么凄冷。

人生也不过几十个秋，多少楼台多少烟

雨，就算岁月悠远，容颜已改，那份爱都不会

变。月光如水，照亮乡野，星光交错，秋月沁

心。我偏爱秋月，寒光里透着冷冽的气息，

却因月圆相聚的中秋节变得有了温度，明月

千里寄相思，儿行千里母担忧，那份亲情那

份爱，在这个秋，因期盼着团圆，变得不一

样，因着求学而远在他乡游子，对故土和亲

人浓浓的思念和依恋.伴随着秋思，愈来愈

浓，久久不能散去。

还记得吗，那个秋天。满地的金黄，在

秋风的鼓动下舞出最后的姿态。你在电话

那端兴奋地诉说，你有了喜欢的人，脑海中

不由得想起了张小娴的那句话，爱情不是两

个人或三个人的事，而是一个人的事。于

是，我守望，却不再奢望。我，幽怨的情绪在

这个秋停留了许久，内心滋生的爱千疮百

孔，无人可诉说。朋友圈你发的照片中，你

对面是一张精致的面容，她的笑看起来确实

单纯，我的祝福随着秋风散落在你走过的每

个街角。我想那个人爱极了你，而你并不知

道我压抑在心底一直不能言说的爱。如果

爱已经刻骨铭心，又何必念念不忘。我起身

推窗，外面又下起了淅淅沥沥的秋雨。伸手

接住的是清澈，是透明，是冰凉。我也多么

期待下一个秋，护我一生，暖我一世的人已

经出现，陪我走过一季又一季，管他春夏与

秋冬。

我想做一个惊艳时光的人，是别人青春

回忆里最绚烂最耀眼的存在。我还想做一

个内心充满爱的人，洋洋洒洒活在我曾活过

的每个秋。

沉重且快乐着

太多人拥挤着祝福

一缕冬阳的温暖

走过的

快乐痛苦、得意失望

年后，再年后

若干年后

都是曾经的美好时光

年初岁尾 朝夕春秋

珍饮兰露 细嗅菊霜

感喟人生 无常之常

天地循复 流年度我

一

梦景欣荣天地间，

金秋盛会聚英贤。

党绘蓝图二十大，

梦圆新岁双百年。

道路光明铺锦绣，

山河壮丽溢春烟。

凝心聚力抒壮志，

擘画未来再登攀。

二

红船破浪启南湖，

万里河山入画图。

莺歌燕舞迎盛会，

虎跃龙腾聚京都。

胸中经纬凭吞吐，

眼底风云任卷舒。

举旗奋进新时代，

一片冰心在玉壶。

百年大党，届临

二 十 ，初 心 依 然 。

看 莺 歌 燕 舞 ，九 州

欢 颜 ；脱 贫 攻 坚 ，完

胜 收 官 。 国 强 民

富 ，坚 如 磐 石 ，万 方

乐 奏 迎 盛 典 。 立 潮

头 ，靠 旗 手 运 筹 ，赤

帜高扬。

中 华 复 兴 图

展。征帆启，英杰济

一堂。怀国之大者，

步 履 铿 锵 ；放 眼 全

球，起跑领航。精心

擘 画 ，凝 聚 合 力 ，乡

村 振 兴 谱 鸿 篇 。 担

使 命 ，正 继 往 开 来 ，

指点江山！

轮回在十二个岁月的

一呼一吸

飘泊在

一撇一捺的江湖

远不及 近不逊

失了分寸

好一场花红柳绿

秋色冬尽藏

无休无止无尽天

有峰有壑有容地

泛舟不必破浪

行道何需强风

只为这一遭的

红尘冤缘

伤了几劫

度了几难

积了几世的思念

忍看蝼蚁穿梭

鸿鹄燕雀争宠

安身立命

忘了各自体量

风雨剥蚀 流连岁月

还是那一花一叶

一念一世界

娇小安静的倔强

是物珍存 不负此生

七古
礼赞二十大

□ 牛廷明

沁园春
礼赞二十大

□ 刘喜栋

流年

轮回

（外一首）

□ 薛晓芳

宋代诗人杨万里在《秋花》一诗里写：“憔悴牵牛

病雨些，凋零木槿怯风斜。道边篱落聊遮眼，白白红

红扁豆花。”诚然，这个时节，是扁豆花的天下。百花

凋零，唯有它，开始精神焕发地登场了，蝶翅般的小

花挂在篱笆上，在秋风里荡漾着，风情无限。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伏在二楼的阳台上，往下

看。

楼下住着一对老夫妇，他们在小院的栅栏旁种

了几株扁豆，葱茏的豆秧顺着栅栏攀着，缠缠绕绕，

不分彼此。此时，扁豆花正呼呼啦啦地开着，一撮儿

红，一撮儿白，红白相映，把朴素的栅栏装扮的灿烂

明媚，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

老夫妇说话的嗓门很高，有时候，我在二楼就能

听到他们的对话。他们站在豆花旁，这个说扁豆结

荚了，那个说扁豆成形了，接下来就是讨论扁豆成熟

了该怎么吃，是清炒还是凉拌，你一言我一语，像孩

童般争论不休。我看一眼扁豆花，再看一眼斗嘴时

笑得眉眼弯弯的老夫妇，眼角慢慢湿润起来，岁月静

好莫过于这一方小院里的烟火气息。

扁豆在我的老家是一种很常见的植物。房前屋

后，篱边院角，顺手撒把扁豆种子，不用刻意施肥浇

水，只需一场雨水，就能破土而出，发芽长叶，开启一

场生生不息的浓郁；扁豆拖秧的时候，也不用刻意立

杆搭架，它会自己寻找依附的载体，顺着院墙爬，顺

着树干爬，顺着电线杆子爬，恣意随性，颇有一副顺

其自然、随遇而安的模样。等到扁豆结荚的时候，也

是不用特意打理的，一串串豆荚从花叶间探出头来，

像一群镶了紫边的月牙，熙熙攘攘，甚是热闹。

在乡下，每到这个季节，扁豆便大张旗鼓地登上

了家家户户的餐桌。酱烧扁豆、扁豆炒肉丝、扁豆拌

面等，一样的食材可以有很多种吃法，每一种的味道

都好极了。

我小时候吃得最多是母亲做的素炒扁豆丝。快

到饭点的时候，母亲在厨房里忙活着，冲着院子里正

玩耍的我喊一声，丫头，去院墙上摘些扁豆回来。闻

声，我欢快地跑到扁豆秧下，踩着小木墩子，摘下一串

又一串的绿月亮，又小跑着送进厨房里。母亲把这些

现摘的扁豆斜着切成细丝，备好葱姜蒜等佐料，然后

起锅热油，油热后倒入佐料炒出香味，然后再倒入扁

豆丝，炒匀入味后，扁豆也变熟了，关火盛入盘中。炒

好的扁豆丝平躺在白瓷盘里，油亮翠绿，氤氲的热气

里升腾着和风细雨的美好。夹起一筷子放进嘴里，脆

嫩鲜美，带着扁豆独有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

前两日回家看望父母，远远地就看到一院墙的

扁豆秧，深深浅浅的绿叶，浓浓淡淡的小花，在秋日

的阳光里兀自欢笑着。我的老父亲正听着小曲儿坐

在豆花旁的藤椅上，一旁的茶几上是母亲给他沏好

的茶，满满一搪瓷缸子。晒太阳、喝茶、听曲，惬意无

比。

父亲幼年时在贫穷里挣扎，青年时在养家糊口

中奔命，中年时又遇祖父母久病缠身，孩子年幼，他

的人生更是九曲十八弯。那时的父亲，似乎扛着一

座火焰山，脾气暴躁的令人望而生畏。如今的他终

于与生活握手言和，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与

母亲守着这一方庭院，伴着一篱豆花，安然度日。

母亲见我来了，做了我最喜欢的素炒扁豆丝，清

清爽爽的味道一如往昔。父母忙着往我碗里夹菜，

笑眯眯地看我大口大口地吃菜。我感激着，感动着，

这满架的扁豆花丰润了多少人间烟火，温暖了多少

凡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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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发辫飘举在空中，缓缓垂落，然后嵌在一座小

城，于是就有记忆中的小巷了。

外婆家住在一座小城，我童年的时光在那里度过。

从小生活在那条深深的巷子里，对小巷的记忆便是对小

城的记忆了。在童年的印象里，小巷像妈妈甩来甩去的

辫子一样美。

那是江南的一座小城，城不大，但清隽明媚，如一弯

月湿淋淋地从水里捞出来，清亮亮地挂在眼前。若小城

是一幅静美的图画，小巷便是画面中灿然的花朵。若小

城是一篇恬适的散文，小巷便是散文里最为恰当的措辞

了。

小巷探头欲出，可总是不肯走出来，像一个妩媚的女

子，羞羞答答在自家门口张望一下，又马上躲进深闺。小

巷深幽，雅静，在小城住久了，和小巷混熟了，才能触摸到

小巷悠闲的风度。

从繁华的大街走进小巷，像从现实走进了历史，思想

也从激流泻入缓滩，扑面而来的是一种过往的回味，古香

古幽的感觉，一下子就会涌上来。

小巷幽深，欲穿越它，须有一定的耐心。慢慢踱入小

巷，走得两腿发酸，眼看前面已经到头了，一转弯，仍是巷

陌深深。小巷弯弯曲曲，绕来绕去，让人感到它的幽婉，

更感到丰富的内涵。看惯了长街的直白，就来这里体验

一下小巷深处的美妙吧。

长长的小巷宁静安详，常常是悄悄的，寂寂的。向里

面走去，往往你的踱步是小巷唯一的流动，如宁静的黄

昏，可以清晰听到自己的足音。你环顾小巷的静谧，连一

粒尘埃也不放过。小巷打量着你的新鲜，连一个眼神都

看得真切，于是一种微妙的呼应和心与心的交流便漫洒

开来。

不高不矮的围墙挡在两边，上面的一串串藤萝像古

朴的屏风，斑驳的苔痕更增添了小巷的凝重与深沉。青

砖黛瓦的缝隙间，蒿草轻轻抖动。坚实的青石板，给小巷

铺上了一层厚重。门窗上的格子花，在岁月的长廊里给

人一种经久的回味。微风轻吟，几枝怒放的花朵从墙头

摇曳红艳，又是那样的生动和灵秀。

深入小巷，会体味到一种独特的闲达。如果你过度

劳累，就来小巷走一趟。如果心情烦躁不安，小巷又会让

你神清气爽，心境怡然。小巷不是什么名胜，却有着特有

的美妙和魅力。

小巷，那个江南小城的小巷，滤去了都市的浮华和

喧嚣，花朵一般绽放在我的情感世界里，时不时生出一

份深深的怀恋和眷念，于是对小巷的回忆便水一样漫

上来。在外婆的呵护中，在小巷的视野里，我的童年编

织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小巷便在这画面里开着花，闪

着光。

这里说的出门，专指春节后正月里的出门。

在我们老家，过完旧历年，就该走亲访友了，这种

活动是春节的延续，也是正月里最有人情味的事

情。平日里类似的活动，只能叫拜访、串门、看

望，不能称出门。

宽泛地说，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初五，都算是

过年。一般是一家人聚在一起过。这期间，儿孙

满堂的，都要向长辈拜年，长辈们都准备了崭新

的压岁钱，孩子们或跪或鞠躬，道完祝福的话语

后，都会领到长辈们的压岁钱。也有在外工作学

习的人，赶回家和家人过年，他们都很珍惜这几

天与家人的聚会，一般不会外出，因为正月初七

八就要收假，他们就又得离开家人回去了。正月

初二回娘家不能算出门，那是女儿回娘家、女婿

向丈人丈母娘祝福新春的日子，也是丈母娘与女

儿拉家常的日子。正月初三是祭祀日，家家户户

都 要 打 开 神 龛 或 到 祠 堂，向 先 祖 跪 拜，祈 求 保

佑。初五，我们民间叫“破五”，讲究更不出门，免

灾。除了这些规矩讲究外，一家人每天改善生

活，集中吃腊月里做好的肉盅盅等年饭，也是一

个重要的原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没有冰

箱，做好的肉品，天气冷也放不了很长时间，日子

久了就会发霉，可惜了。因此，一家人每天在家

就是换着样吃。到正月初六七时，腊月里做下的

年饭，也就基本上吃得差不多了。天气也就一天

比一天暖和起来。

过完年就该出门了。很多人都掰着指头数

点着哪一天去哪个亲戚朋友家，主要就是去拜个

晚年。这个拜年次序，也是有讲究的，不能想到

去谁家就去谁家，要分清尊幼与主次，否则，还会

惹来麻烦。而且，去谁家提什么礼物，都要提前

准备好。一般来说，平辈的可以稍微礼轻一些，

礼物尽量保持一致，这样，日后大家凑在一起提

及时，没闲话。如果是搞得三婆六样，参差不齐，

就可能遭来闲言碎语。对于长辈们呢，就要根据

辈份大小，长辈的喜好，分轻重奉上礼物，长辈的

礼物一般比较重。到长辈家拜年，也要排好次

序，先去谁家，接着再去谁家，最后去谁家，都是

有讲究的。还有一些要出的门，是那些平日里非

常重要的人家。比如，老师、师傅、战友、同学、同

事或对自己有恩之人，这无关利益，只是情义。

整个正月，都散发着年的味道，好像没出正

月，年就没有过完。或者说，正月就是一个亲情

月。人们见了面，一般都不会问工作，也不会问

新一年打算做点什么，见面都是问：出门来，出门

哩。小的时候，正月里，我都会跟着父亲出门。

常去的地方大多是乡下，这些朋友都是父亲在农

村下乡照相时认下的，几十年来，他们一直保持

着这样的出门习俗。家中的儿娶女嫁，互相都要

吱一声。我跟着父亲出门比较多的是城郊的贾

家庄村。在贾家庄村，父亲的两个非常要好的朋

友是宋克礼和毕广河。平日里，我们三家走得非

常近。隔三岔五，他们哥仨就会聚在一起。有时

候进城了，他们也会带上爱人和孩子，到我们家

吃饭。天晚了，就住下，明日再接着吃。母亲也

会把我们穿过的一些衣服，挑好的，送给他们家

的孩子。一来二去，我们三家子就相处得很融

洽。过了旧历年，一般是他们两家先进城里，到

我们家出门。我们老家讲究正月里出门，不能空

手。他们来我们家，大多带一些胡萝卜、大白菜、

红薯或自家磨好的玉米面、红面，也有带点绿豆、

黄豆的。这不是礼物不礼物的事，关键是心意。

农村人家吃早饭晚，到城里出门，大多要十二点

左右才能到。放学后，父亲在家里准备午饭，我

放下书包，经常会跑到街门口张望，等候他们的

到来。他们两家有时一起来，有时单独来。中午

喝过酒后，下午，父亲上班，他们就进城逛街。晚

饭 时 分，逛 完 街 也 会再弯 回来，接着与父 亲 喝

酒。记得有一次，他们都喝多了，就住到我们家

东房窑洞里的炕上。半夜里口渴难耐时，就用一

只碗舀出瓮子里的酸菜汤喝，又解渴又解酒。

父亲出门，大多时候带着我和二弟。吃过早

饭，母亲就开始帮父亲张罗出门的礼物。到贾家

庄出门，总是准备两份礼物，一份给克礼伯伯，另

一份送广河家。父亲出门比别人出门，还要多带

一件东西，那就是照相机。出门前，父亲就在家

里，把他的那个 120 海鸥照相机，反复检查一下。

然后，把“乐凯”胶卷装进去，还要再多带一两个

空胶卷，以防不够拍。如果有前面一段时间，为

他们家拍照洗出来的相片，也要顺便捎去。给他

们带的礼物，多数是村里买不到或稀缺的。比如

城里 卖的 古巴 糖、孩子们 吃的 奶油软糖、面包

等。有一种点心是必带的，现在有的古街还在卖

的那种老点心，我们叫它“起皮皮点心”，里面包

着糖和青红丝，表面是一层一层脆脆的酥面皮，

味道很好。售货员在柜台上包好后，我们拿回

家，还要重新解开那根纸绳绳，在一包点心表面

的正中间，塞进一个小方块红纸，再用纸绳绳系

好，以示喜庆。用一根纸绳绳包点心的捆扎法，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学会的。大约上午九点多钟，

父亲就把加重“飞鸽”自行车推出来，打好胎气，

然后，就出门去了。

父亲骑车，二弟坐大梁上，我坐后架子上。

到了村里他们家的街门口，就会从院里传来狗吠

声，很快，主人就马上迎了出来。吃午饭前，父亲

就趁着阳光正好的时候，给大家拍照。有老人的

就先给老人拍，也专门给孩子们拍，还拍全家福、

夫妻照。时不时，父亲还要指点他们摆好姿势，

或干脆自己示范给他们看。有时，他们也叫父亲

给我们照几张，父亲总是说：不用，回家再照，他

们的照相多哩。说是那样说，其实，我们心里明

白，父亲那是怕我们费了胶卷。

照完相，也就晌午时分，该吃午饭了。他们

就把早两天就准备好的“肉盅盅”端上来，有时，

还有前一天杀了的狗，炖的香喷喷的狗肉，也有

自家养的土鸡。大人们尽兴地喝着酒，划着拳，

孩子们就边吃边玩，或者到院子里放几个鞭炮，

那响声，惹的一阵鸡飞狗跳。如果当天晚上村里

有电影，我们下午就不回，等吃过晚饭看完电影

才回城里。记得，有一次，吃晚饭时父亲喝多了，

看完电影捎着我们回城时，还在路边跌倒过一

回，回家后，遭母亲一顿数落。

父亲出门的地方，还有三泉镇的张家堡，现

在改叫张兴堡了。张家堡有个农机站，站里有很

多拖拉机，站长姓张。父亲也是下乡拍农业机械

化，认识他们的。因张家堡农机站在这方面搞得

最好，所以，父亲也就经常在他们村下乡。一来

二去，工作做了，朋友也处下了。多年后，在一个

饭局中，有人问我：你知道我父亲是谁吗？我说：

不知道。他笑着说：你忘了，我是张家堡农机站

老张家孩。我恍然大悟，说：年代久了，记不住

了，我还在你家吃过不少饭哩，那时，咱们还在一

起玩过。为此，我们连喝了三杯。

时光过得真快，转眼间，几十年就过去了。

现在，一进正月里，就会时不时想起儿时，跟随父

亲出门的情景，是那么的有情有义。粗茶淡饭之

中，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

出门
□ 李峰

一篱秋色扁豆花
□ 司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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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坊

◇童趣拾遗⑥

爱在今秋
□ 兰旭娥

小巷深深
□ 董宁 顺着村头的小路

再也看不到你的身影

万语千言没记住

却忘不掉辞行的眼神

点亮油灯驱逐黄昏

悠然的夕阳

信步于霞光簇拥的山头

黑夜又会浮沉多少星辰

翻越荒漠跨过河流

却始终遥望

曾经为我亮灯

为我守候的那扇门

岁月拂过了你的额头

我不再流泪不再心痛

缘来缘去

又会沉淀多少烟尘

枕着你的笑靥

我不再数天上的星星

窗外

已是初春的黎明

守候
□ 郭凤元

残阳里

离开树的那一刻

是生命的绝唱

冷风中

以最美的舞姿

坠落

寂寥的大地

调成了温和的

金黄色

属于画家

属于诗人

属于丰收

落叶
□ 高鹏

◇诗词坊◇美文


